
难忘二哥马玉海
□马仲清 文/图

马 玉 海 二 哥 无 常 （去 世 ）
了。 朝外三丰里社区、 雅宝里社
区的不少居民感到吃惊和惊讶：
他身体那么好， 怎么说没就没了
呢？ 马玉海的大妹妹马淑清告诉
我： “2008年， 二哥就感到胃不
太舒服， 一直没当回事。 今年六
月份， 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胃癌，
住院抢救治疗 ， 后因癌细胞扩
散， 7月17日早晨与世长辞， 享
年72岁。”

我和马玉海是邻居， 昔日他
住朝外观音寺， 我住南下坡， 相
距七八十米。 他有几件事， 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登台演唱评剧， 厂文艺活动
的骨干。 马玉林、 马玉海、 马淑
清哥三个都在京棉二厂工作。 上
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京棉二厂的
文体活动非常活跃， 二厂有一支
业余评剧表演队 ， 经常演出评
剧， 给职工带来欢乐。 马玉海文
艺表演天赋很强 ， 他喜欢魏荣
元、 马泰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
的唱腔唱段， 不少著名的唱段，
他都能声情并茂的演唱， 如 《夺
印 》 中魏荣元的 《黑渔嘴 》 唱
段； 马泰的 《水乡三月风光好》
等唱段， 他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
足， 很受大家的赞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和弟
弟曾到北京制药厂大礼堂， 观看
由中国评剧院著名评剧表演艺术

家李梓森， 给二厂评剧队辅导、
彩排评剧 《智取威虎山》， 在戏
中马玉海扮演猎户老常。 导演李
梓森一遍一遍地细抠演员踩准锣
鼓点上场亮相的细节， 马玉海认
真反复表演 ， 直到导演满意为
止。 在朝外南下坡地区， 能登台
演唱评剧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骑跑车去东北大连等地游
览。 马玉海从小喜爱体育活动，
经常在于崇福大哥家门口的摔跤
场， 参加摔跤活动。 退休后他喜
欢赛车项目， 每年他都要穿戴好
“行头 ”， 与朋友一起从北京出
发， 骑着跑车到东北大连等地游
览。 凭着他坚强的毅力， 吃苦耐
劳的精神， 返往数百公里， 他乐
在其中。 参与骑车运动， 在朝外
南下坡地区， 马玉海称得上是第
一人。

文革期间挺身而出， 保护南
下坡清真寺功不可没 。 文革期
间， 为防止红卫兵冲击南下坡清
真寺， 马玉林、 马玉海、 脱继华
等二十多人， 自发的组织起来，
保护具有400年历史的清真古寺。
他们在清真寺日夜轮流值班， 阻
止红卫兵进入古寺， 有效地保护
了礼拜大殿、 南北讲堂等历史建
筑， 维护了南下坡清真寺的完整
性， 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马玉海是个热心的人， 同时
也是懂得感恩的人。 对亲朋好友

对他家的帮助， 他总是心存感恩
之情。 他曾跟我说： “我父亲去
世时， 马柱伯 （指笔者的父亲 ）
帮助料理的后事。 马柱伯不仅帮
助洗埋体 （遗体）， 而且到坟地
下埋体。 马柱伯下埋体， 动作特
别麻利。 马柱伯人品特别好， 从
来都是义务服务， 不收别人一分
钱。”

他也是个肯帮助别人的人 。
笔者曾看到， 他的同事马文玉、
杨永生去世， 邻居王连玉的岳母
去世， 马玉海跑前跑后帮忙料理
后事。

今年65岁的金启增说： “二
哥人特别直爽， 每次我们碰见总
得聊半天， 真没想到他走的这么
快。” 67岁的安福来说： “我小
时候， 常和二哥在虎记坟地空场
上练习摔跤， 二哥人正直， 正义
感特强 ， 我们彼此无话不谈 。”
原朝外地区管片民警、 年近八旬
的马治安老人说： “马玉海人品
不错， 在朝外地区人缘特别好。”

愿马玉海天堂有位。

■家庭相册

□马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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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
代初， 正是我年轻精力旺盛的时
候， 也是我学习中国传统书画篆
刻着魔的时期。 当时我有个亲戚
与著名画家李苦禅的弟子苏友
中、 曹克家弟子方工、 肖像画家
中央美院教授李琦、 书法家马悦
等前辈非常要好， 所以我有幸与
他们接触， 并向他们学习。 再后
来， 我荣幸的接触到了更老一代
的书画艺术家， 我在书画界的面
儿就更宽了。 当时我接触的书画
界老一代有： 孙墨佛、 肖劳、 大
康、 王遐举、 启功、 周而复、 任
率英、 黄均等， 领导层的有： 国
务院副总理谷牧， 中国人民解放
军艺术院校长魏传统， 并且经常
参加魏传统领头举办的国内大大

小小的笔会及书画研究。
说来也巧， 当时书法家马悦

老师， 跟我的名字相近， 我叫马
锐， 他叫马悦， 只是左边偏旁不
一样。 他是我学习书法、 篆刻时
比较早的一位老师， 也是当时活
跃在北京书画界很有影响力的一
位老师。 他不但对我的书法、 篆
刻进行深入浅出的指导和教诲，
还经常带我去开阔眼界， 见一些
国家级的领导和名家， 比如， 已
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 中
国文联主席周扬、 中华诗词学会
会长钱昌照、 齐白石小女儿齐良
芷等。

那时， 马悦老师曾在中国历
史博物院工作， 与原故宫博物院
副院长、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陈乔在工作和私人关系上都非常
好。 还听他说起， 文革期间， 历
博为了保护一批老书画家———用
现在的话说， 都是一些重量级的
泰斗人物， 特将他们请到历博，
为国家保住了这批书画名家， 其
中有 ： 李苦禅 、 潘天寿 、 李可
染、 黄胄等。 正好， 那个时期国
家也在弘扬中国的传统书画， 有
这样的先决条件， 加上老师同中
国文联、 文化部的柳倩等老一代
书画界名人联系甚密的缘故， 我
更是如鱼得水， 为这些名家们干
事我总是不遗余力的。

记得当时老师说， 中国文联
主席周扬那儿有大量群众来信，
呼吁一些群众团体应该恢复和建
立。周扬等感到成立一个“全国性

书法之家” 已经势在必行。 记忆
中， 当时有我认识的柳倩、 谢冰
岩、李长路，他们也都参加了书协
筹建工作，舒同、赵朴初、沙孟海、
启功等都是领导和组织者。

很快， 在1979年， 文化部正
式受命柳倩先生组织筹建中国书
法家协会， 那时柳倩先生曾多次
来到历博与领导们商量筹建书协
的工作。 据我回忆， 当时历博的
地方很大， 又有空余的展览厅，
很适合做书画展览之用。 所以，
柳倩先生特来历博请副馆长陈乔
帮忙， 正是这样， 我有幸参加到
了筹建中国书协的工作中来。

我经常自己骑着自行车 ，前
往家住月坛北街工商银行后面的
六层红楼小区内的柳倩先生家，

帮助书协筹建组到北京的各个地
方取送文件传递信息，张爱萍、谢
冰岩、 李长路等先生的家是我经
常会去的地方， 也去过在东堂子
住的沈鹏家送过信件。后来，经文
化部、文联与历博领导们的沟通，
于1981年4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成功举行了 “历代书法展览”，展
出了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及部分
古代碑帖墨迹，展出非常成功。

1981年5月5日至9日 ， 中国
书法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舒同当
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
席， 赵朴初、 沙孟海、 启功、 周
而复、 林林、 朱丹、 陈叔亮为副
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接见了
参会代表。

■图片故事

□孔令冬

■午报情缘

与劳动午报 “结缘” 时， 正
处于工作迷茫期。

褪去了 “菜鸟” 的青涩， 每
天淹没在重复的日常工作中， 奋
斗的动力和目标也开始变得模糊
和不确定 ， 怎么能延续工作激
情、 为职场生活 “保鲜” 呢？

在去同事那儿沟通工作时，
偶然看到打开的劳动午报， 不经
意地看了一眼， 噢， 是个人物报
道， 再细看下去……直到同事喊
了几次， 我才从文字中回过神儿
来 。 哇 ， 原来工作可以这样做
呀 ！ 工作闲暇时找来以前的午
报， 一期一期的看下去， 慢慢的
了解到， 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的， 在一个岗位或单位工作十几
甚至几十年。 怎么把重复的工作
做出彩？ 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
凡？ 在工作岗位奉献的同时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 她……他
们的事迹解开了我的困惑， 午报
的那些铅字带我走出迷雾， 给出
了我所要寻找的答案。

岁月流淌， 有时候， 缘， 真
的妙不可言。

从不曾想， 作为一名普通的
读者， 我还能与午报有更进一步

的接触———成为特约通讯员。 八
月份， 劳动午报社在北京电力建
立了记者站， 作为第一批特约通
讯员， 我的感觉好像是与从未谋
面的朋友初见， 可又像是与久违
的朋友重逢。 那种真实又虚幻、
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还是第一次体
味到。

作为读者， 以前只是随意的
翻看午报， 副刊、 聊吧、 人物、
新闻……各种板块的丰富资讯是
关注的重点。 而当我作为半个新
闻人再次拿起劳动午报时， 心中
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厚重感和敬
畏感。 报纸的定位、 理念、 版面
设计、 新闻采写……在各种学习
的同时， 也对午报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贴近
实际， 作为多年的读者和通讯员
新兵， 我想我能做的 ， 除了对
午 报 一 如 既 往 的 关 注 外 ， 更
要 积 极 地 采 写 一 线 的 鲜 活 事
迹 ， 报送有价值有特色的新闻
稿件， 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力企业
和电力职工， 传播更多的电力正
能量。

秋意渐浓， 缘在延续……

我曾参加筹建中国书协

我与午报的
“情缘”


